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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

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

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

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

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

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

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题

课，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

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

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

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

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

上花列传》就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

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

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

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

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员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

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

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

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

《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

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

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

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

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

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

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

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

《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

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

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

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

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

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

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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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摇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情之所锺，端在我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尽

之。然自古忠孝节义，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习俗浇薄，用情不能专一，君臣、父

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且相率而为伪，何况其他！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

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闻之事，皆

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

其情！

请问看官：渠是情种，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吟

风啸月，好景难常；玩水游山，劳人易倦。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万不得已而寄

其情于时鸟。窗明几净，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阑灯火也，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

之。

这段话从那里说起？

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姓虞，号耕心，听小子这般说，便咈然道：“人生有

情，当用于正。陶靖节《闲情》一赋，尚贻物议；若舞衫歌扇，转瞬皆非，红粉青

楼，当场即幻，还进什么情呢！我们原不必做理学，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读书是

为着科名，谋生是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聪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

事，动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荡不羁，傲睨一切，偏低

首下心，作儿女子态，留恋勾栏中人，———你想，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有几

个关盼盼能殉尚书？大约此等行乐去处，只好逢场作戏，如浮云在空，今日到这里，

明日到那里，说说笑笑，都无妨碍，只不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才好呢。你说什么情

种，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从留点根，留点种呢！”

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还踏实，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试想：

枯木逢春，萌芽便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无论是何等样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

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先生将情田踏破，

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先生要行什么乐呢？小子不敢说，求先生指教罢！”

猿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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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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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

私情看么？”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学》

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小子南边

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

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

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迩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

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

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

神牛鬼，麇至沓来。”

看官听着：小子说过“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

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

呢！

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

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

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自之田，隐无一椽之宅，

俯仰求人，浮沈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

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

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

赍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高木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

山下，空传瘗鹤之铭；鹦鹉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愚俗无知，

转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

小子寻亲不遇，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以樵苏种菜为业，五年前，春冻初融，小

子锄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铁匣，内藏书数本。其书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

氏，亦不详年代。小子披览一过，将俟此中人传之。其年夏五，旱魃为虐，赤地千

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计，忽悟天授此书，接济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

携往茶坊，敲起鼓板，赚钱百文，负米以归，供老母一饱。

书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

的，也有叹息的，都说道：“书中韦痴珠、刘秋痕，有真性情；韩荷生、杜采秋、李

谡如、李夫人，有真意气。即劣如秃僮，傻如跛婢，戆如屠户，懒如酒徒，淫如碧

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跃跃纸上。”可见人心不死，臧获亦剥果之可珍；直

源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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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隐。至如老魅焚身，鸡栖同烬；幺魔荡影，兔脱遭擒；鼯鼠

善缘，终有技穷之日；猢狲作剧，徒增形秽这羞，又可见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冤有

头，债有主，愿大众莫结恶缘；生之日，死之年，即顾影亦渐清夜。

小子尝题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还是假。

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

今日天气晴明，诸君闲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听小子讲《花月痕》

去也。

其缘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缘圆愿
!!!!!!!!!!!!! 摇 花 月 痕

!!!!!!!!!!!!!
摇



第二回摇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京师繁华靡丽，甲于天下。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

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围远眺，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别有潇洒出尘之致。亭左

近花神庙，编竹为墙，亦有小亭。亭外孤坟三尺，春时葬花于此，或传某校书埋玉之

所。那年春闱榜后，朝议举行鸿词科，因此各道公车，迟留观望，不尽出都。

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系东越人，自十九岁领乡荐后，游历大江南北，西登太

华，东上泰山。祖士稚气概激昂，桓子野性情凄恻，痴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对策

既摈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执政。此番召试饲科，因偕窗友万庶常，同寓圆通观中，托

词病暑，礼俗士概屏不见。左图右史，朝夕自娱。

光阴易度，忽忽秋深，乡思羁愁，百无聊赖。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旷，可以排拓

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带随身小童，名唤秃头，雇车出城，一径往锦秋墩来。遥

望残柳垂丝，寒芦飘絮，一路倒也爽然。

不一会，到了墩前，见有五六辆高鞍车，歇在庙门左右。秃头已经下车，取过脚

踏，痴珠便慢慢下车来，步行上墩。

刚到花神庙门口，迎面走出一群人，当头一个美少年，服饰甚都，面若冠玉，唇

若涂朱，目光眉彩，奕奕动人。看他年纪，不过二十余岁。随后两人，都有三十许，

也自举止娴雅。前后四个相公跟着，说说笑笑。又有一个小僮，捧着拜匣。疾珠偕秃

头闪过一边，举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

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然后缓步进得门来。白云锁径，黄叶堆阶，便由曲

栏走上。见殿壁左厢，墨沈淋漓，一笔苏字草书，写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云阴瑟瑟傍高城，闲叩禅扉信步行。

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

疏钟响似惊霜早，晚市尘多匝地生。

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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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珠看了一遍，讶道：“这首诗高华清爽，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再看落款，

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

痴珠因向前相见，随问他：“可认得题诗这人？”沙弥道：“这位老爷姓韩，时常

来咱们这里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却不知道官名住宅。”痴珠道：“这言诗好得

很，是个才子之笔。你对汝师父讲，千万护惜着，别涂抹了。”沙弥答应了，便随痴

珠逦迤上陶然亭来。满壁琳琅，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且先看款。忽见左壁七律一

首，款书“春日招芝香、绮云、竹仙、稚霞诸郎，修禊于此。”后面书“荷生醉笔”

四宇，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旧时烟草旧时楼，又向江亭快禊游。

尘海琴樽销块垒，春城莺燕许勾留。

桃花如雪牵归马，湘水连天泛白鸥。

独上锦秋墩上望，萧萧暮雨不胜愁！”

痴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潇洒不羁，亦可概见。惜相逢不相识，负此一段文

字缘了！”沉吟良久，向沙弥要了笔砚。填《台城路》词一阕云：

萧萧落叶西风起，几片断云残柳。草没横塘，苔封古刹，才记旧游携

手。不堪回首。想倚马催诗，听莺载酒。转眼凄凉，虚堂独步迟徊久！

何人高吟祠畔，吊新碑如玉，孤坟如斗？三尺桐棺，一杯麦饭，料得芳

心不朽。离怀各有。尽泪堕春前，魂销秋后。感慨悲歌，问花神知否？

自吟一遍，复书款云：“东越痴珠，秋日游锦秋墩，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

诗，枨触闲情，倚声和之。”写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韩老爷再来，汝当以我此

词质之，休要忘了。”沙弥亦含笑答应，递上茶来。

痴珠兀自踱来踱去，瞧东瞧西。秃头道：“老爷，你看天要下雨，我们回去，路

远着哩。”痴珠仰首一看，东北上黑云布满，遂无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车而去。这

且按下。

却说荷生，这日自锦秋墩进城，已有三下多钟。一路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同

行一为谢小林侍御，一为郑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正上灯赌

酒，只见青萍回道：“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说‘明经略军营摺弁，送来经略书信，

并聘金三百两，现在寓处，候老爷呈缴，且有话面回。’”荷生迟疑道：“明节相去岁

挂印时，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时因春闱在迩，婉辞谢去。今有书来，想必还为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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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我怎样处呢？”侍御道：“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归路又梗于烽火，何不乘此机

会出都，未为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诸郎多

饮数杯，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侍御也不强留，吩咐提灯，送出大门，看过上车，

方才进去。

看官听着：这明经略名禄，本是国家勋戚，累世簪缨，年方四十五岁。弓马娴

熟，韬略精通，而且下士礼贤，毫无骄奢气习。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三边总制汪

鸿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总制屡屡言及，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词赋，

虽不过人，而气宇宏深，才识高远，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

不受羁束。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部作乱，四方刀兵蠢动，民

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经略西陲。临别时，经略向汪公求荐人才，汪公又

把荷生说起，经略立时欲聘同行。荷生因要应鸿词科，不肯同往，经略心颇怅怅。不

料回部日更猖獗，经略驻兵太原，一面防边，一面调度河南军务，接济两湖、两江、

两广各道粮饷，控制西南，出入钱谷，日以亿万计。羽书旁午，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

差使各官，虽各有所长，却无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必定不差。

近知词科停止，因致书劝驾。

荷生自旧腊入都，迄今已九阅月，润笔之绢，谀墓之金，到手随尽；正苦囊空，

得此机缘，亦自愿意，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

荷生此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张祖席，

自彰义门至芦沟桥，车马络绎。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带了老苍头贾忠，小童薛青

萍，并新收长随索安、翁慎，一路酬应，到得芦沟桥，已是未末申初时候。

刚至旅店，适值门口拥挤不开，将车停住。只见对面店中一小僮伏侍一人上车，

衣服虽不十分华美，而英爽之气见于眉宇，且面熟得很，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正

在凝思，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还有春庆部、联喜部相公们，一齐迎出，便急忙跳

下车来。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

次日起身，午后长新店打尖。到得房中，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款书“九月

十二日，韦痴珠出都，计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怀得句，不计工拙也。”想道：

“这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这人么？”因朗诵道：

“残秋倏欲尽，客子苦行役，行行岂得已，万感在心曲！浮云终日闲，

倦鸟不得宿。蓟门烟树多，芦沟水流浊。回首望西山，苍苍耐寒绿。”

看毕，叹一口气，想道：“此诗飘飘欲仙，然抑郁之意，见于言表。才人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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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如斯！”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绪虽甚无聊，气概却还

奡兀。我这回出都，好像比他强多，其实沦落天涯，依人作计，正复同病相怜也！”

兀坐半晌，只见索安回道：“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荷生想了一回，

说道：“坐轿甚好，昨天误了半站，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赶上正站，汝们迟到都

不妨呢。”

看官，你道荷生要赶正站，是何意思？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是在花神庙门口

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诗，因诗想人，恨不一下问明。岂知痴珠在都日久，资斧告

罄，生平又介介不肯丐人；此番出都，因陕西是旧游之地，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

游草堂之约，决计由晋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簏书籍，概托万庶常收管，自与秃头带

一付铺盖，一领皮袍，自京到陕二十六站，与车夫约定，兼程前进。你道荷生大队人

马，那里赶得上他？

正是：

大海飘萍，离合无定。

万里比邻，两心相印。

到底荷生、痴珠踪迹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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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摇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饯筵招游荔香院

话说痴珠单车趱行，不日已抵潼关。习凿齿再到襄阳，蓟子训重来灞水，一路流

连风景，追溯年华，忽然而喜，忽然而悲，虽终日兀坐车中，不发一语，其实连篇累

牍，也写不了他胸中情绪，便口占一绝道：

“苍茫仙掌秋，摇落灞桥柳。

锦瑟惜华年。欲语碑在口。”

吟毕，喟然长叹。

秃头正在车头打盹，忽然回头道：“此去长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爷进城，何处

卸车呢？”痴珠想道：“西安尽有故旧，但无故扰人，又何苦呢？”便说道：“咱们进

城找店吧。”

转瞬车到东门，刚进瓮城，忽见从城内来了一车，车内坐着一人，定睛一看，原

来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系长安王太傅长孙，与痴珠同年；这日要往城外探亲，

适与痴珠同年；这日要往城外探亲，适与痴珠相值。两边急忙跳下车来，欢然道故。

漱玉因问道：“前月接万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游，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

这般快？但如今那里卸车呢？”痴珠未答，秃头在傍道：“老爷要找店哩。”漱玉道：

“岂有此理。难道西安许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么？”痴珠笑道：“不是这般说，

小弟急欲入川，拟于此时竟不奉访，俟回陕时再与故人作十日之欢。”漱玉笑着吩咐

跟人道：“你们赶紧飞马回家伺候。”一面说，一面携着痴珠的手道：“我们同坐一

车，好说话些。你的车叫管家坐着，慢慢的跟来吧。”

原来漱玉家中有一座园亭，是太傅予告后颐养之地，极其曲折，名曰邃园。太傅

开府南边时，痴珠尚幼，最为太傅所器重。后来与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发难，因上

书言事，触犯忌讳，祸几不测，赖太傅力为维持，得以无罪。未几太傅予告，携入关

中，所以园中文酒之会，痴珠无不在座，所有联额题咏，痴珠手笔极多。因此一家内

外男女，无一人不认得痴珠。先是家丁回家，说“韦老爷来了”。这漱玉太太便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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婢仆，将邃园中碧梧山房七手八脚铺设起来。

是夜，两人相叙契阔，对饮谈心。伤风泽之寝微，痛劫灰之难问。痴珠忽惨然吟

道：“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我近来绝口不谈时事矣！”

停了一会，漱玉因问痴珠道：“你记得七年前进京，娟娘送咱们到灞桥行馆么？

那一夜你两人依依情绪，至今如在目前。你的诗是七绝两首。”便吟道：

“灞陵驿畔客停车，惜别人来徐月华。

浊酒且谋今夕醉，明朝门外即天涯。

玳梁指日誓双栖，此去营巢且觅泥。

絮絮几多心上语，一声无赖汝南鸡。

是不是呢？”痴珠道：“你好记性。这两首诗，我竟一字都忘了！”漱玉道：“自然忘

了！”痴珠惨然高吟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问漱玉道：“你如

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状呢？”漱玉道：“我前年见过一面，才晓得他嬷死了。以后闻人

说。他哭母致疾，闭门谢客。近来我不大出门，便两年多没见人提起他踪迹。如今长

安名花多着哩，迟日招一个人领你去逛逛吧。”痴珠道：“我也听得人说，这几年秦

王开藩此地，幕中宾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风光自然比向时强多了。”

二人于是浅斟细酌，尘火宗渴涤，烛跋三现尚未散筵，只见小丫鬟携着明角灯回

道：“太太说夜深了，韦老爷初到，车马劳顿，请老爷少饮，给韦老爷早一点安歇

吧。”漱玉笑道：“我倒忘了！只顾与故人畅谈。”遂尽一壶而散。晚夕无话。

次日饭后。漱玉果招一个人来，姓苏字华农，系府学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亲。

西安本系痴珠旧游之地，是日同华农走访各处歌楼舞榭，往往抚今追昔，物是人非，

不免怅然而返。

第三日，漱玉回家，也跟着同游。一连数日，总访不出娟娘信息，痴珠就也懒得

走了。彼时便有亲故陆续俱来，痴珠也不免出去应酬一番，更把访娟娘一事搁起。再

且痴珠急于入川，只得将此事托漱玉、华农，慢慢探问。

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饮，门上送进单帖，系痴珠世兄弟吕龙文，专为痴珠饯

行，请漱玉、华农作陪，末注一行云：“席设宝髻坊荔香仙院，务望便衣早临，是

荷！”痴珠将单递给华农道：“这荔香院你认得么，怎的咱们没有到过？”漱玉笑道：

“这地方华农是进不去呢。如今龙文请你，你题上‘知’字，我们都陪你走一遭吧。”

闲文休叙。到了那日三下多钟，龙文亲自来邀，恰好华农在座，便四人四辆车，

向宝髻坊赶来。此时已是十月将终，朔风渐烈。痴珠初进巷口，便遥闻一阵笙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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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又走了半箭多路，到了一家前面，车便站住了。四人一齐下车。只见门前一树残

柳，跟班先去打门。痴珠细看，两座油漆黑溜溜的大门，门上朱红帖子，是“终南

雪霁，渭北春来”八个大字。早有人开了门，在门边伺候。

痴珠四人相让了一回，跨进来，便是一条砖砌甬道。院中卸着一辆雕轮绣巾宪的轿

车。甬道尽处，便是一个小小的二门，进去，门左右三间厢房，厢房内人已出来，开

着穿堂中间碧油屏门。痴珠留心看那屏门上匾额，隶书“荔香仙院”四个大字；门

中洒蓝草书板联一对，是“呼龙耕烟种瑶草，踏天磨刀割紫云”集句。

痴珠赞声“好”！跨进屏门，便是三面游廊，中间摆着大理石屏风，面面碧油亚

字栏干，地下俱是花砖砌成，鸟笼花架，布满廊庑上下。四人缓步上厅，便有丫鬟掀

起大红夹毡软帘，早有一股花香扑鼻。方才要坐下，早闻屏后一阵环佩之声，走出一

丽人，髻云高拥，鬟凤低垂，袅袅婷婷，含笑迎将出来，把眼瞧着痴珠道：“这位想

是韦老爷么？”龙文笑道：“你怎么认得？”便携着丽人的手，向痴珠道：“此长安花

史中第一人物，小字红卿，吾兄细细赏鉴一番，可称绝艳否？”痴珠深深一揖道；

“天仙化人，我痴珠瞻仰一面，已是三生有幸，‘赏鉴’两字，你可不唐突么？”红卿

笑道：“韦老爷如此谬赏，令我折受不起。”便让四人依次而坐。

屋系三间大厅，两边俱有套间在内。一会，丫鬟捧上茶来，红卿亲手递送已毕，

又坐了片刻，漱玉便向红卿道：“我辈虽非雅客，竟欲到你小院一坐，不知可否？”

红卿笑道：“岂敢。小室卑陋，恐韦老爷笑话。”说着便往里请，丫鬟前面领著，转

过屏后，又一小小院落。由东边一道粉墙进了一个垂花门，南面墙下有几十竿修竹，

枝叶扶疏，面南便是三间小屋，窗上满嵌可窗玻璃。

进了屋门，只觉暖香拂面。原来三间小屋，将东首一间隔作卧室，外面两间遍裱

着文绫，西南墙上挂首一个横额，上写道“玉笑珠香之馆”，款书“富川居士”。痴

珠细审笔意，极似韩荷生，便向红卿问道：“这富川居士，可是韩荷生么？”红卿点

头道：“是。”漱玉道：“红卿室中，有一字不是荷生写的么！”红卿因问痴珠道：“你

在京会过他没有，”痴珠道：“人是会过，诗也读过，只是不曾说过话。”红卿道：

“你如今可晓得他的踪迹么？”痴珠道：“他很阔，我出京时，闻他为明经略聘往军营

去了。”

红鲫、痴珠说话时，漱玉立起身来，步到东屋门边，掀开房帘，招呼痴珠下炕，

道：“你看那壁上许多诗笺，不是荷生小楷么？”痴珠踱人卧室，见茵藉几榻，亦繁

华，亦雅净，想道：“风尘中人，有此韵致，不减娟娘也。”便从那柳条诗绢上《七

绝四首》瞧起，看到第三首，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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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一别便迢遥，近隔蓬瀛水一条。

双桨风横人不渡，玉楼残梦可怜宵！”

便道：“哦！这就是定情诗么？”再瞧那乌丝冷金笺上《金缕曲》一阕云：

转眼风流歇。乍回头、银河迢递，玉箫呜咽。毕竟东风无气力，一任落

花飘泊。才记得相逢时节，雾鬓烟鬟人似玉，步虚声，喜赋《瑶台月》。谁

曾料，轻轻别！

旗亭莫唱《阳关叠》。最惊心、渭城衰柳，灞桥风雪。翠袖余香犹似

昨，咫尺河山远隔。恐两地梦魂难接。自问飘蓬成底事？旧青衫，泪点都成

血。无限事，向谁说！

漱玉便向痴珠道：“这便是荷生去年留别之作，沉痛至此！”又望着红卿道：“你

们相别，转眼便是一年，光阴实在飞快！”

红卿一面答应，一面眼圈早已红了。漱玉便不往下说。痴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联

云：“秋月春风等闲度，淡妆浓抹总相宜。”点头道：“必如红卿，方不负此等好笔

墨！”红卿即让四人在房中坐下，道：“你的诗名，早有人向我说过。自古文人相轻，

实亦相爱。你这般倾倒荷生，怎的见面不扳谈呢？”痴珠便将花神庙匆匆相遇及先后

题诗一节，详叙出来。红卿道：“你看过他的诗，你心中自然有了他，他以后读你的

诗，又不知怎样想你呢。你爱他的侍，他今年都中还有诗寄来赠我，我如今统给你瞧

吧。”

说毕，便唤丫头取钥匙，向枕函检出浣花笺数纸，递给痴珠。

大家都走拢来，痴珠展诵道：

“冰绡雾縠五铢轻，记访云英到玉京。

苔径晓烟窗外湿，桂堂初月夜来明。

菱花绰约窥新黛，仙果清芬配小名。

最是凝眸无限意，似曾相识在前生。

银壶漏尽不成眠，乍叙欢情已黯然。

萍梗生涯悲碧玉，桃花年命写红笺。

团香和泪常无语，理鬓熏衣总可怜。

莫话飘零摇落恨，故乡千里皖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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